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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州水旱灾害与民间应对
———以歙县为个案研究

田百慧
(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 位于皖南山区的歙县在明清时期自然灾害频仍，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水旱灾害更是尤为常见。灾害给歙县民众

身体机能、精神面貌以及地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面对灾害，除了官府的救助外，歙县社会的民间力量亦采取

一定自救措施，以缓解灾害所带来的的危害，使得灾后的歙县尽快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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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大邑也，而新安名郡也，世称程朱阙里，
彬彬乎文武之乡也”［1］卷七《读吴氏诗文存书后》，位于皖南
山区的歙县自秦置县以来，已有两千多历史，是徽

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素有 “程朱阙里”、
“东南邹鲁”之称。据《太平寰宇记》考证，“歙，
翕也，谓山水翕聚也”。歙县境内山谷交错、溪水
纵横、丘陵起伏，从而客观上造就了其自然灾害多
发，种类繁多。
自 20 世纪徽州文书的大量现世以来，学术界

关于徽州的社会经济、土地制度以及徽商研究的成
果颇丰，同时对明清时期徽州一府六县整体的灾害

和应对问题已有一些研究。梁诸英［2］、吴媛
媛［3 － 4］都探讨了明清时期徽州的各类或某类灾害

的发生、特征及其对徽州社会的影响。王振忠［5］

则是以徽州婺源县浙源乡孝悌里凤腾村文书为中

心，对清代徽州的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及相关习俗

加以初步探讨，进一步了解徽州民众日常生活。为
救贫饥民倒悬之苦、应对灾害消极影响，徽州社会
显示了强大的自我恢复功能，地方政府和民间散力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救助体系。这类文章有: 孔
潮丽《1588 一 1589 年瘟疫流行与徽州社会》［6］，
周致元《明代徽州官府与宗族的救荒功能》［7］，陈

瑞《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内部救济》［8］等。这些文
章主要是对明清时期徽州各类灾害发生的频率、特
点、影响的探索，灾害和民间习俗的研究，以及灾
后政府和宗族的救灾措施的微探等。
然徽州六县自然地理情况相似，灾害的发生及

其种类亦相像。立足具体的个案视野，来考察徽州
灾害，意义深刻。本文拟依据明清正史、实录以及
地方志资料等，对明清以降歙县发生的主要灾害及

其应对措施做进一步述论。以小见大，期以明清时
期歙县的个案研究为今天皖南地区的防灾减灾工作

提供历史借鉴。
一、明清歙县的水旱灾害概况①

( 一) 明清歙县的主要灾害

徽州地区的灾害种类繁多，其灾害主要有水

灾、旱灾、风灾、雪灾、雹灾、虫灾、疫灾、兽
灾、饥荒等。徽州虽无大灾，但灾害发生频繁，对
该地区亦有深刻影响。现将明清时期徽州歙县所发
生的灾害做一不完全统计，如表 1 所示:
这里统计得出的各类灾害发生的次数以及总次

数与实际灾害发生的次数难免存在误差，但对于各

类灾害来说，其相互之间的比例应大致相符。从上
述表格所统计的数据可以看出: 歙县发生的灾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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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较为齐全，呈多样化特点，与徽州地区发生灾害

的种类大致吻合。其中水灾发生率最高，占到总数
的 32． 2%，较为频繁。其次是旱灾和饥荒，歙县
灾害中饥荒的发生次数与旱灾一致，所占比例达到

17． 2%，其发生也相当频繁。火灾、冷灾、风雹、
疫灾、地震和兽灾等灾害次数发生不多，而其对歙
县的危害亦不如经常发生的水旱灾害和饥荒的所造

成的危害大。
表 1 明清时期歙县灾害主要统计表

灾害类型
灾害

次数

所占比

例 /% ②

平均发生

年数 /年

所占

比例 /%
水灾 21 32． 8 25． 9 23． 3
旱灾 11 17． 2 49． 5 13． 8
饥荒 11 17． 2 49． 5 17． 7
火灾 8 12． 5 68 18． 2
冷灾 5 7． 8 108． 8 23． 8
风、雹 3 4． 7 181． 3 15
地震 2 3． 1 272 12． 5
疫灾 2 3． 1 272 14． 3
兽灾 1 1． 6 544 3． 6
合计 64

说明: ①时间跨度为明清时期: 自明洪武元年 ( 1368 ) 至宣

统三年 ( 1911) 共计 544 年。②徽州府下设六县: 歙县、休宁、绩

溪、黟县、祁门、婺源，方志中所提及的“徽州府”灾害，并未

说明是整体徽州府还是徽州下属某县，故凡见于县志、府志、实录

中所记载之各种灾害，凡涉及歙县地区，不论其灾情轻重，但凡在

一年中发生，皆作一次计算。③鉴于史料灾害记载可知，水、旱灾

害的发生会破坏庄稼的生长，从而也会导致饥荒。故除了史料中不

能明原因的，诸如“夏大饥”、 “歙大饥”等划入灾害类别中的
“饥荒”类外，凡是如“旱大饥”等因水旱灾害而导致的饥荒，分

别作为水灾、旱灾、饥荒各一次。

( 二) 明清歙县的水旱灾害概况

据邓拓的 《中国救荒史》记载，自西汉立国
( 公元前 206 年) 至一九三六年，共计 2142 年，
期间灾害总数达 5150 次，其中，旱灾 1035 次，水
灾共 1037 次。［9］平均每一年多就要发生水灾或旱灾
一次，可见水旱灾害在全国发生的频率之高。歙县
水旱灾害发生的趋势亦合乎全国灾害的出现趋势。
南宋罗愿的《新安志》记载: “新安为郡在万

山间，其地险陋而不夷，其土骍刚而不化。水湍
悍，少潴蓄……一遇雨泽，山水暴出，则粪壤与禾
荡然一空。”［10］ 《歙志》中亦有 “高山湍悍少潴
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
雨过，山涨暴出，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11］歙县全
境地区十之六是山，地和田塘仅有四成，且亚热带

季风湿润气候，季风气候降水量变化季节性较大，

主要集中在夏季。故而，一旦降雨量过多，容易造
成山洪暴发和低地地区的内涝。七八月份徽州地区

进入伏旱期，易发生秋旱。
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明清之际，歙县地区

的自然灾害以水灾、旱灾为主。其水旱灾害概况如
表 2 所示:

表 2 明清歙县水旱灾害概况

灾型 春 夏 夏秋 秋 冬 不明季节 合计

水灾 0 13 0 2 1 5 21
旱灾 0 3 2 0 0 6 11

说明: 统计明清时期水旱灾害，凡是徽州府志中提及水旱灾害

涉及歙县，或同一年同一灾害出现在《歙县志》和《徽州府志》

或明清实录中，计灾害一次; 未提及歙县者，则不计入。

四月至六月为夏季，六月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

步入梅雨季节，由上表可知，明清之际，歙县不明

季节的水灾只有少数，夏季发生水灾一半以上; 而

旱灾的发生，不明季节的偏多，故而无法判断旱灾

易出现在哪个季节。不过据 《徽州地区简明方志》
记载，徽州地区旱灾多发生在伏秋，［3］所以往往出

现“夏秋复旱”、“夏秋间”两月不雨的记载。
二、明清歙县水旱灾害的主要影响
( 一) 明清歙县水灾的危害

自然水灾在史料中被称为 “大水” “蛟水”。
通过表格可以得知，明清时期歙县发生的水灾多于

旱灾。这种趋势与明初到民国时期的徽州水灾多于
旱灾的结论是一致的。［4］根据史料分析可知，歙县
的的水灾可以分为 “久雨”所致的 “大水”和突
如其来的大雨引发的山洪。身处群山峻岭之中的歙
县至清代中后期，基于中国人口呈现几何增长，官

府和棚民加大了对山地的开垦，致使生态环境遭受

破坏，进而加大了水灾的破坏性。 “吾郡依山为
治，山溪湍环，泄多潴鲜，加夏秋霖涨，挟蛟为

灾，冲堤坏堰久须修复，势固然也”［12］。明清歙县
的水灾危害严重。
首先是水灾对歙县民众的人身及财产、生活、

生产资料带来直接性和根本性的威胁。“正统二十
二年夏水伤麦。”［13］卷十六《杂记·祥异》持续不断的雨水，
破坏了田地、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导致农作
物的减产甚至绝收。万历三十五年六月甲午
( 1607 年) ，南直徽、宁、太平等府山水大涌，繁
昌、黟、歙、南陵等县漂没人口无算。［14］大水山洪
的破坏性更大，直接导致人畜伤亡、农田被毁。
其次是破坏歙县地区的民屋和坟茔。“康熙三

十五 年 五 月 大 水 及 城 漂 坏 庐 舍 坟 茔 无

算”［13］卷十六《杂记·祥异》; “康熙五十七年六月旱久忽大
雨万蛟齐出西北雨乡坏损田庐漂淹人畜以万

计”［15］。

·67· 常 州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 年



再者是水灾对公共水利设施的冲击，阻碍了交

通运输。歙县著名的渔梁坝在弘治十四年 ( 1501
年) 时被洪水冲坏; ［13］卷二《营建志·水利》卫龙堤于明后

期被洪水冲荡。“水之激，堤以蚀”、“徽城凭山为
宇，地狭人稠，……每遇霪雨，潢潦载途，行者几
于厉揭”［16］卷之六《纪祥议》106，降水过大和过多阻碍行人
征途。
最后，雨势过大引发的次生灾害山洪、泥石

流，扩大了水灾的严重性。“万历三十六年五月大
水害稼灵山崩压死居民三十余人”［13］卷十六《杂记·祥异》，
在地势陡峭的山区，由降水而带来的山洪暴发和泥

石流，对歙县民众造成的的伤亡和损失更大。因为
泥石流的爆发突然、历时短暂、来势凶猛、具有极
强的破坏力［17］，往往直接冲毁桥梁民屋、造成人
员伤亡。
( 二) 明清歙县旱灾的危害

明清之际，歙县发生的旱灾共 11 次，占灾害
总数的 17. 2%，次数虽无水灾频繁，但相对于水
灾破坏的直接性，旱灾则是循序渐进的，带来的危

害亦更为严重。古语云 “涝灾一条线，旱灾一大
片”，一旦旱灾发生，则灾害范围必定较广、影响
更大。关于旱灾及其严重危害的记载比比皆是:
申报旱荒 丙子六月: 今新旧不接，邻境年歉

……更值时雨愆期，亢阳肆虐，田畴龟坼，禾菽焦
枯，枵腹待哺，苦粒食之难求，赤地靡遗，绝收成

之后，望号呼抢攘，势诚危急……地方山裂，出土
如麫，远近饥民争奔掘取充食，致有土崩压死者，

及食而肠胃不宜，多致抱病者。如此情形，更可惨
痛。［16］卷之六《纪祥议》62

位于新安江上游的歙县主要粮食作物有稻、
麦、豆类，其耕作制度是一年两熟制。“看得歙地
四面 皆 山，石 田 硗 确，平 时 得 岁，民 食 尚

艰”［16］卷之六《纪祥议》58，虽为两熟制，但遇上丰岁之
年，本地粮食也不够三个月之用。史料中多处记载
歙县因降雨延期，造成土地龟裂，农作物焦枯。其
旱灾多发于伏秋，即在夏季、秋季和夏秋之季，会
破坏植物的长势，轻则农业的歉收; 重则颗粒无

收，引起饥荒。“歙居万山之中，地皆硗窄，水无
停蓄以备旱涝……今岁雨泽愆期，土皆龟坼，苗已
长 者 不 能 分 种，至 若 荳 菽 杂 粮 枯 稿 荒

芜。”16］卷之六《纪祥议》71庄稼的荒芜带来粮食的歉收匮
乏，又会造成大量牲畜家禽被杀死或饿死，特别是

牛这种庄稼地里不可缺少的耕作力的死亡，必定会

影响本土居民以后的种植。故而明清歙县旱灾的主

要的直接影响在于破坏庄稼的生长和引起歉收，间

接影响则是带来饥荒以及对当地居民造成巨大的生

活和心理负担以及民风的变化。
一方面是饥荒出现，米价上涨，农民生活困

苦。叶显恩在《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中
提及，明万历年间，徽州人均耕地面积 2. 2 亩，清
康熙年间为 1. 9 亩，道光间只有 1. 5 亩了。而明清
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维持一人一岁之食，约需 4
亩。正常年岁，田地所收已不够维持一年光景，故
歙县的粮食需要依靠外来粮食的供应。平常年份
“江南米价，徽独高”［18］，而在灾害年景，干旱导
致庄稼枯萎，作物歉收，带来饥荒，则 “米价腾
贵”。以万历十六、十七年为例， “万历戊子巳丑
六 邑 饥 斗 米 一 钱 八 分 又 大 疫 僵 死 载

道”［19］卷十八《杂志下·祥异》，根据孔潮丽的计算，这两年
间徽州六县的米价涨幅高达 164%。［6］面对歉收和
饥荒带来昂贵的米价，百姓只能 “嗷嗷啼号飢
饿”。粮食价格的上扬，必定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生
活必需品价格的的上涨，百姓生活负担更重，生活

更加困苦。
再者，歙县交通不便，饥荒发生时期，外部输

入的粮食或迟进、或有遗漏，百姓只能靠野菜根野
草根来填充饥饿，“康熙十一年旱饥民掘蕨根地肤
以食”［13］卷十六《杂记·祥异》，更甚者 “争取土食”致使
压死致病，实在是惨痛。
另一方面是忧愁、恐慌心理并生，影响民风。

据现有资料显示，歙县的干旱常能致使两三个月无

雨，如“今岁五、六月天旱水涸”［16］卷之六《纪祥议》102。
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的旱灾，歙县的大旱虽不多，

但因农业生产条件的差异，一旦出现持续不雨，百

姓尤其是农民开始忧心和恐慌。恐慌心理是人群在
紧急情况下一种典型的共同心理，恐慌心理的产生

是由于缺乏应付或摆脱可怕环境的心理素质或能力

而造成的，是人面临险境时产生的一种极度紧张和

害怕的情绪。［20］而后当出现直接威胁民众生命所产
生的紧张心态时，会极易产生与常规不协调的、失
去理性的行为。“三农野哭，惟踯躅以呼天; 万姓
隅悲，共哀惶而抢地”［16］卷之六《纪祥议》58， “告荒乞赈
者动以百计，填衢塞路，情词迫切，深可悯

恻”［16］卷之六《纪祥议》63，“西成绝望，闾阎踯躅以忧惶;
东作无期，老弱扶携而奔控”［16］卷之六《纪祥议》69这样的
例子在歙县和徽州史料中俯拾皆是。灾害亦使得歙
县“尚气节，羞不义”［13］卷一《舆地志·风土》的民风有所
异变，道德开始沦丧，抢夺之风伺机崛起。“旄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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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瞻之室，聚衆啼饥; 攘夺不逞之风，伺机蠢

动”。［16］卷之六《纪祥议》64

三、明清歙县水旱灾害的民间应对之举
明清时期，当水旱灾害突然降临时，相对于皖

北民众的奔走逃荒，徽州地区则相对稳定有序。除
了官府的扶持和救助，“历史悠久的徽州社会有着
强大的自我恢复功能”［6］。面对灾害带来的恶性结
果，徽州民间力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自救。
徽州宗族是救灾的主要承担者和实施者，民间

个人 ( 主要指徽州乡绅商民) 也是极其重要的救

助力量。这与徽州民众强烈的宗族意识及徽州独特
的社会文化氛围相关。嘉靖 《徽州府志》记载:
“家多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
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21］卷二《风俗》这种
社会风尚造就了徽州民众的强烈的宗族感，把宗族

的发展与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歙县的乡绅在
灾害爆发后，为救荒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与官府

救助相辅相成。这些民间救助从影响和结果来区
分，可以分为临时性措施与长期措施。
( 一) 临时性举措

临时性举措即面对水旱灾害造成的危害，歙县

的乡绅商民采取的紧急的救助政策。主要有赈济
( 包括赠粮、施粥、赈银) 、输粟平籴、施棺、建
义冢。
首先是赠粮、施粥、赈银。饥荒之年造成的最

直接影响就是粮食紧缺，灾民最需要的就是解决食

物问题。但凡遇见灾荒总有民间人士进行赈粮、施
粥，实施义行。吴苣，丰南人。明崇祯十四年，爆
发了饥荒和疫灾，他和叔父一起倡导捐米施粥，千

余人度过了此次危机。［1］《人物·义行》崇祯十二年
( 1639 年) ，歙县沙溪“旱饥，里人捐米赈济”［22］。
岩镇镇东嗥头的吴荣，“先是嘉靖甲申，户部奉恩
例召义民输粟以救灾，荣以冠带。君如例入粟，不
受冠带，有司强之，后受焉。岁甲辰、乙已
( 1544—1545 年) 连凶歉，都移文府县谕富民出银
分赈饥户，君即应召，盖性乐于施非假以荣名

也。”［23］乾隆十六年 ( 1751 年 ) 夏 “旱，商贩不
通，米谷腾贵……绅士程扬宗等相率乐输银六万两
上之于府”。［13］卷十五《艺文志·惠济堂记》赠粮、赈粥，在饥
饿时期最能解决灾民的燃眉之急; 赈银可以使灾民

购买粮食、安置亲属，使灾民免于流亡。这些均是
解决灾民所遭遇饥饿的最直接的办法。
其次是输粟平籴粜。每遇饥荒，粮价上涨，官

府和一些个人会运送粮食谷物，来解决饥民腾贵的

粮价问题。康熙 《徽州府志》记载: 汪太护，
( 明) 歙稠墅人。尝贾毗陵，值岁祲，出谷大赈，
后里中饥，输粟六百石，郡守李公申请赐建义

坊。［19］卷十五《尚义》歙县乡绅商民在岁饥之时，输入粟、
粮等，供给官府或是平价减价卖给灾民，以此减价

平籴，冲击市场上较高的粮价，这对于明清灾害爆

发后腾涨的粮价可以起到稍稍缓和作用，对于紧缺

粮食的民众也是一剂良药。
最后是施棺、建义冢，以安葬死者。明清徽州

很重视对亡故亲属的安置，其把祖先的坟墓视为躯

体所在，“尤重先茔”。而水旱灾害的发生给予生
者痛，更在心理上也产生亡故亲属不安的感觉。
“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大水及城漂坏庐舍坟茔无算”，
“五十七年六月旱久忽大雨山洪暴涨西北两乡坏损
田庐漂淹人畜以万计”。［13］卷十六《杂记·祥异》救灾除了给
予生者以救济，歙县义民也重视对灾荒中亡故的不

幸的民众，给予必要的关怀。歙县岩寺的佘文义，
“性不好华靡，布衣游名卿大贾间，泊如也。置义
田、 义 屋、 义 塾、 义 冢 …… 所 费 万
缗。”［18］卷十四《佘公侨》457在其看来，生者与亡故者同样
都需要关怀。
( 二) 长远性举措

临时性救灾措施可以短期内解决灾害带来的问

题，但是歙县水旱灾害的频发性特点还需要长远性

的保障措施以预防和减轻灾害的严重性。相对于官
府的大规模实施动工，歙县民间力量在设置和兴修

公共工程方面也做了辅助贡献。民间人士应对灾害
的长远落脚点主要是在建立义仓、设立义田、兴修
水利工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义仓。1618 年明朝户部曾言: 自

古备荒善政，莫不以积谷为先务。今应天奏报，所
属各官积谷多已踰额，实在谷数共五十六万二千

石。但以抚属十一州郡，每县仅以数千石计，设有
饥馑，所计能几? 故社仓、义仓不可不广。［14］民间
建仓是备荒救灾的重要措施。歙县新馆的鲍峻，原
先家中贫困，但也经常做义事，后从事商业，家中

渐富，从未放弃义行，“尝捐屯饷、设义仓、助军
需，浙抚上其事于朝，迭邀恩奖”［24］。建立义仓最
为关键的环节是粮食的储备，徽商程扬宗 “念切
桑梓，乐输银六万两，以一半先为买谷积贮，以一

半交典生息为将来增贮之计”。［13］卷15《艺文志·惠济仓题疏》

第二，设立义屋。灾害会造成百姓流离失所，
尤其是山洪带来的冲击，使附近的房屋迅速毁坏。
乡绅商民尤其是富户会置屋来为灾民提供所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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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解决其露宿问题。“养浩有义宅之举，君子取
焉”赞扬的就是歙县的佘文义，他辛勤起家，又
乐于行义。他设立的余氏义屋在灾时为无家可归的
难民解决了生活问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使他们

有遮风避雨之地，给以安身之处。
第三，兴修水利和交通。明代徐恪认为 “兴

水利以备旱荒”、 “荒政非一端，水利为急”［25］，
故水利治灾工程对于灾害的预防及救治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官府是兴修水利的主力军，歙县民间人
士也是兴修的辅助者。渔梁坝是现存新安江最古老
的拦 河 坝，明 清 时 期 程 立 达 “督 修 渔 梁
坝”［13］卷9《人物·义行》。上处提及的佘文义 “又捐四千
金，造石桥于岩镇水口，以利行人［18］第14册《佘公侨》。
明清时期歙县民间人士兴修的水利工程配合了官

府，发挥了灌溉、排涝与防洪一体的功能。且桥梁
的铺修，更加方便了外界粮食的输入。这些对于缓
解水旱灾害的危害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地理气候因素，明清以降的徽州首府歙县

灾害种类繁多，尤以水旱为著。频繁地水旱灾害给
当地民众造成了物质和精神上的灾难。根据社会保
障理论，社会救助是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对无劳动

能力的人或因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经济、社会原因导
致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成员给予救助，以

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26］社会救助在现代社会保障
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但传统社会中，国家社会保
障制度处于水平较低的初级阶段，在地域性较强的

徽州六县，幸得宗族观念较强的徽州民众在救灾中

积极贡献。歙县民间的赈济、输粟平籴、施棺、建
义冢为官方救灾的不够及时性提供一个缓冲; 建立

义仓、设立义田、兴修水利工程等举措，密切配合
了地方官府设立公共工程的节奏，加大了兴修力

度。明清时期歙县当地实施的这些临时性措施和长
期性措施对于灾害的缓解更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正是这股民间的社会救助力量与官府救助密切配

合，促进了徽州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值得

今天借鉴。

注释:

①徽州民间社会力量的构成者宗族和个人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

解。宗族的救助的成果已相当详细，主要有唐力行的《徽州宗

族社会》第六章第二节，徽州宗族与社会保障，陈瑞的《明清

时期徽州宗族的内部救济》，刊于《中国农史》，2007 年第 1 期;

柏家文、朱正业的《明清徽州社会救助体系浅论》，载于江淮论

坛，2012 年第 3 期，本文论述的民间应对措施主要是指民间乡

绅商民的救助措施。

② 吴媛媛在《明清徽州灾害初探》中以其所掌握的明清徽州方志

统计了明清时期 ( 1368 － 1925 ) 徽州地区发生的灾害，其中徽

州地区的每类灾害发生的次数如下: 水灾 90 次、旱灾 80 次、饥

荒 62 次、火灾 44 次、兽灾 28 次、风雹灾 20 次、冷灾 21 次、

地震 16 次、疾疫 14 次，总计 382 次。将歙县所发生的每类灾害

与徽州所发生的同一类灾害类型作对比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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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zhou's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Civil Ｒesponses

—A Case Study of Shexian
TIAN Bai － hui

( History Faculty，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Abstract: Shexian is located in Wannan mountain areas of Anhui． The natural disasters occurred frequently the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ue to its special geography and climate，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were com-
mon． Disasters brought extremely negative impacts on Shexian people's physical function，mental outlook and the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When disasters occurred，not only the government did some bailouts，Shexian folks
also took some measures to help themselves，which alleviated the hazards and enabled Shexian to recover as quickly
as possible．
Key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exian;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civil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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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ssion and Integration: the Ｒealistic Choice of
New Ｒesidents' Education Fairness

—A Ｒesearch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Tongxiang New Ｒesidents' Children
SHEN Lin － jie

( Party School of Tongxia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Tongxiang 314500，China )

Abstract: From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new residents，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me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
dentity of floating working population completely change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China，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limited loca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the rising educational demands block the progress of
education fairness． In addition，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ducation evaluation guidance and education goals impact
the admission of new residents' children to schools．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new residents' children education，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a long ru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establish an equ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change the payment pattern of the ed-
ucational finance，transfer the school roll，reform the education appraisal system，strengthen th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make full use of the credits system and grid system of social management，integrate resources，
make great efforts to establish an appropriate linkage system in the cur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realize
maximum admission of new residents' children to schools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quality． At the same
time，we should accelerate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promote the new residents' cultural quality based on en-
terprises' demands．
Keywords: new residents' children education; acceptance by the city; syste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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